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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的开采困扰着巴西卡亚波印第安人

〔美〕瓦内沙
·

利

巴西的卡亚波人把所有的非印第安人都

称为
“
库本

” 。

在金矿工人来到卡亚波人保

留地以前
,

其他的外来者早已侵占了他们的

土地
。

这些人是橡胶工人
、

巴西坚果采集者

和猎人
� 随后而来的是擅 自占地的人

、

农场

主
、

农业工人
、

伐木工人和土地投机商
。

卡

亚波人与所有这些外来者都进行过斗争
。

我很了解这段历史
。

在里约热内卢的联

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
,

我曾经在

巴西亚马孙河流
�

域东部的兴古河畔
,

与卡亚

波 印第安人共 同生活了 ! 个 月
。

现在
,

我又

和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生活在一起了
。

这

个村子距巴西北部边界约! ∀∀ 英里
。

卡亚波人

欢迎我去
,

因为我会说当地 的土语
,

也 了解

他们的习俗
。

与森林地带的其他村子相比
,

格罗太尔

是一个约有 #∀ 间房屋的大村
。

它的设计是传

统风格与现代特征的奇妙结合
。

按照巴西政

府有关机构 ∃这一机构的成立先于全国印第

安人基金会% 的规划
,

某些村民
,

如卡霍恩克

和象他一样的首领托托伊
,

都居住在
“主要

的街道
”
上

。

这条街道宽敞
,

位于弗兰斯科

河与传统的男人房屋之间
。

其他人住在这条

街的岔道上
。

村子里有一部分仍保持着传统

的设计
&

在低矮的峭壁下有一大圈房屋
。

格罗太尔印第安人保留地包括的实际范

围要比以格罗太尔命名的那个村子大
。

在官

方文件上
,

它是仅次于图姆库马克和兴古国

家园林的巴西印第安人第三大保留地
。

前两

处保留地总面积为 ∋
,

( ! )
,

) ∗ ∀公 顷 ∃ ∀
,

∗ ( ∗

平方英里%
。

和巴西许多印第安人居住区一

样
,

格罗太尔保留地也被划出了地界
。

在总

数约 !
,

∀ ∀∀ 人的  ! 个卡亚波村庄中
,

于这一保留地内
。

有 ∗个位

卡亚波人一直以他们的战斗 能 力 而 自

豪
。

在 白人到来之前
,

他们袭击敌对部落
,

在 内部也曾有过一些冲突
。

他们以棍棒和弓

箭为武器
。

一位老战士回忆往事说
& “那时

,

我们

都住在男人的屋子里
,

防备敌人侵犯村子
�

我们还计划着怎样去袭击敌人
。

可现在
,

那

些青年却更愿意和妻子儿女们呆在家里
。 ”

卡亚波成年男子及其好斗性格的传统象

征是直径为 + 公分左右的一个很轻的木制唇

盘
。

它和阴茎护套都是男子的 日常装饰
。

一

个青年男子说
& “那种护套使人感到不舒服

,

现在
,

我们都习惯穿短裤了
。 ” 他还补充说

,

那种唇盘也不再招人喜爱了
, “当你带着它

时
,

就不能讲葡萄牙语
。 ”

其实卡亚波人几

乎没人能懂葡萄牙语
,

但这样说可能是某种

自我感觉
。

和外来者的接触
,

已促使唇盘成

为过时的装饰
,

尽管仍然有一些老年男子佩

戴
。

现代成年男子最基本的象征物可能是一

支枪
。

这些枪
,

有的是通过交易
,

用和平手段

得到的
,

但多数是在袭击中得到的战利品
。

他们的枪支用于狩猎
,

有时也用于战斗
。

现在的成年男子甚至又有了更新的象征

物
,

例如
&

录音机
。

在卡亚波人举行的各种

仪式上
,

越来越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录音机
,

使歌手们伴着音乐演唱
,

也录下人们的谈话
,

反复收听
。

卡亚波人和许多其他的部落一样
,

正在

探索白人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的奥秘以



及不计其数的绝妙物品的来源
。

他们也逐渐

卷人了开采巴西金矿的热潮之中
。

他们把外

来者从保留地内的一座矿井里撵走
,

并把矿

井重新命名为盖里姆波
一

卡亚波
,

并雇 用 了

其他的白人做工
,

付给他们利润的+∀ ,作为

报偿
。

虽然卡亚波人得到的其余−∀ ,是一笔

相 当可观的收人
,

但是这笔钱却没能发挥应

有的效益
。

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是  # + )年建立的
,

其宗旨是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
。

由于 巴西地

域辽阔
,

在内地
,

这一组织的数量仍然不多
。

不少部落一直为本地的传教士代管
,

还有一

些部落住进了政府兴建的象格罗太尔那样的

村庄
。

一天
,

一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向我讲述

了卡亚波人和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和平队

第一次遭遇的情况
。

他说
& “我们打算杀死

他们
,

可是
,

他们给我们带来了 那 么 多 东

西
&

小刀
、

砍刀
、

斧头
、

饰珠和其他物品
。

所以
,

我们决定与他们讲和
。 ”

巴西政府希望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能够

成为印第安人和 白人之间的一种缓冲组织
,

所以为它配备了大量军事人员
。

在格罗太尔

保留地
,

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使卡亚波人和

外来者和平共处
。

�

然而
,

做好这项工作并非

易事
。

一位老战士讲了几年前发生 的 一 次 战

斗
& “有∋ 个外来人到保留地内非法开垦农

田
。

政府制止不住
,

我们就去 驱 逐 他 们
。

我们抓住一个农业工人
,

把他的头发剪了
,

好让他接受教训
。

可这时
,

一个白人姑娘跑

来帮助他
,

她刺伤了我的兄弟
。

另一个白人

又用斧子柄打伤了我叔叔的头
。

于是
,

我们

就把他们统统杀死了
。 ”

这种暴力行为今后肯定还会发生
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
,

大批的金矿勘探

者首次到达保留地东部的弗兰斯科河
。

虽然

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最初打算制 止 这 种 人

侵
,

但是
,  # ) ∀年

,

金矿工人们跨过了地界
,

一直扩展到印第安人的巴西坚果树丛林
。

若

不是警察出面制止了这一侵略
,

保留地就不

复存在了
。

 # )  年 ! 月
,

库马鲁采矿联合企业

成为合法的单位
,

它的总部就设在库马鲁矿
,

由巴西矿产局及联邦和军事警察共管
。

库马鲁联合企业拥有 ∋ 万名左右男工
,

它可以组织一支军队
,

其规模之大
,

是卡亚

波人所不及的
。

目前
,

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要

把矿工们的家属迁来
,

将他们安置在矿区附

近的农田里做工
。

可采矿区的枯竭是可预料

到的
,

新矿的勘探很可能要进一步侵占格罗

太尔保留地的土地
。

当我第一次飞往格罗太尔时
,

我曾漫步

在水晶般透明的蓝色河流边
,

数百只黄蝴蝶

在河畔起舞
,

宛如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地毯
。

而今
,

污浊的河水在其中流淌
,

没有一个印第

安人在河里洗澡或捕鱼
。

这就是被矿区所污

染的弗兰斯科河
。

在那条河流还没有被泥砂
、

污物和化学物质污染时
,

在那些欢乐的 日子

里
,

弗兰斯科河是人们 日常生活的中心
。

可

现在
,

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不得不从一英里

以外的一条小河中用管道引水进村
,

使村民

们能够洗澡
、

洗衣服和饮用
。

非洲水牛对于外界强加给印第安人的发

展
,

是一种绝妙的讽刺
。

一个印第安人告诉

我
& “我们不喜欢牛肉的味道

,

我们以前从

来没吃过这种肉
。 ”

一个老人抱怨道
& “现

在
,

我们都不能在村子附近捕鱼了
。

用弓箭

捕鱼
,

河水必须清澈
。

此外
,

鱼也没有嗅觉
,

在被污染的河流里
,

许多鱼都死了
,

又被水

流冲到岸上
。 ”

可悲的是
,

污染似乎成了发展的代价
。

我问村子里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负责人阿

纳齐尔多
·

西尔瓦
& “污水从金矿流出时

,

难道不能过滤一下吗 . ”
他摇着头说

& “
成

本太高了
。

向库马鲁的官 员们施加过压力
,

但没有结果
。

可不管怎样
,

他们已经答应为

我们检修引水进村的塑料管道系统
�
他们还

同意援助我们修建一个小水坝
。 ”



开采金矿还产生了另一个严重后果
&

废

弃的矿坑积满了污水
,

成为疟蚊的滋生地
。

鱼类仍然是印第安人食物中蛋白质的主

要来源
,

但是现在
,

村民们必须沿河而上
,

经过长途航行才能捕到鱼
。

一天
,

我和摄影

师米格尔
·

瑞尔
·

布兰科同乘一只小船
,

去

考察污染源离村子到底有多远
,

简直令人难

以置信
,

经过三小时的艰苦奋斗
,

我们才沿

河上溯了一英里半
。

我们到达了瑞尔
一

达
一

波

恩特河口
,

在这里汇集了金矿倾人弗兰斯科

河的污染流
。

以这一河 口为界
,

弗兰斯科河

上游河水清澈
,

鱼类也较为丰富
。

目前
,

鱼钩和钓鱼线正在代替弓箭成为

捕鱼的工具
。

但有时
,

印第安人用蒂姆波捕

鱼
。

蒂姆波是一条藤蔓
,

把它束成一捆
,

便

可漂浮在河上
。

男人们唱着歌
,

用树枝抽打

蒂姆波
,

它产生一种物质
,

把鱼引到水面上
,

人们轻易地就捕到了鱼
。

录音机与棍棒
,

铝制的餐具 和 茅 屋 顶

—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面临着新旧两种

生活方式而仿徨不决
。

村子里有一所基督教

堂
,

那里的各种宗教仪式都由本地的牧师主

持
。

我参加了一次宗教仪式
,

传教士告诫人

们
,

只有那些遵从上帝意旨的人才能上天堂
,

其他人都将在地狱中被烧死
。

对于来世
,

印

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不同于基督教
。

他们认为
&

一个人死后
,

将进人死者的村庄
。

在那里
,

人们 白天睡觉
,

夜晚狩猎 � 老人 们 变 得 年

轻
,

孩子们却成了老者
。

作为一个非印第安人
,

我被允许进人传

统的男子会所—
男人的屋子

。

除了极偶然

的情况
,

妇女一般只能在这里短暂停留
,

给

自己的亲属送饭
。

在那里
,

我听到一种和教

堂里完全不同的说教
。

村子里的 一 位 老 人

说
& “现在

,

我们卡亚波人都是兄弟
。

我们

必须停止内战
,

团结一致和那些企图强占我

们土地的白人做斗争
。 ”

卡亚波人的 日常生活总是和各种仪式相

联系
。

每逢旱季或雨季
,

他们都举行五种最

主要仪式中的一种
,

为青年们授予部落祖传

的名字
,

举行学习其他部落的舞蹈仪式或是

祭谷仪式
。

他们有一套丰富的合唱节 目
。

夜间
,

在

森林里
,

在辽阔的星空下
,

我和卡亚波人围

坐在一起
�
伴随着蛙声和各种动物的啼叫

,

聆听着他们的大合唱
,

真令人激动不已
。

我在格罗太尔村的  ) 天里
,

正好遇上了

贝姆普节
,

这是数年才举行一次的盛大的成

年和命名仪式
。

按仪式的规定
,

男人们背着

一根巨大的树干向村里走去
,

夜间跳舞时
,

这种树干将作为中央标志物
。

但按规定
,
日

落以后
,

树干才能进村
。

整个下午
,

男人们

只得在村外守着树干
。

为了消磨时光
,

他们

吃着进 口的甜饼
,

喝着罐头装的果汁
。

这与

他们正在举行的仪式是多么的不协调
。

这个村子为庆祝贝姆普节挥霍了大笔黄

金收入
,

这笔费用超过了前几年来巴西坚果

收成所得的收入
。

阿纳齐尔多
·

西尔瓦宣布

说
& “ 明年

,

我们将把黄金收入用作农业投

资
。 ”
这一想法尽管具有实际意义

,

但却没有

考虑到卡亚波人对于外界各种商品的热情
。

格罗太尔村渴望与凯 克 里
一

图 姆 村 竞

争
。

 # ( +年
,

村子里的首领为了某些仪式的

服饰问题发生了争论
,

而后
,

争论逐步升级

为首领之间的决斗
。

从那以后
,

凯 克 里
一

图

姆村便分离了出去
。

这个村子在保留地的北

部
,

由于金矿交易获利较高
,

村民的富裕 引

起了格罗太尔村的妒忌
。

实际上
,

那个村的

首领波姆博无疑是得到了全国印第安人基金

会军事人员的鼓动
� 他只对长官陆军上校唯

命是听
。

格罗太尔村民和兴古河上游的卡亚波人

进行一些交易活动
,

那些人拥有 许 多 工 业

品
,

却缺乏传统物品
。

两村交换的货物依靠

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飞机运输
。

人们问我
,

为什么最近交换的货物还没

运到
。

‘

“
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巴西坚果

、

鹅鹑

羽毛和巴巴苏油
,

可是
,

我们一直还在等着



饰珠
、

弹药
、

镰刀和钓鱼线
,

这些东西都是

他们答应换给我们的
。 ”

这两个村子里几乎没有人识字
,

’

他们完

全不了解怎样运输货物
,

因此
,

两村之间的

空 中往来必然混乱不堪
。

由于更为白人的商品所吸引
,

格罗太尔

村的印第安人已经接受了全国印第安人基金

会的建议
,

修建一条通往库马鲁矿区的公路
。

一家外地公司将承担公路的建设
,

公司将得

到从公路上砍伐的所有木材作为报酬
。

许多印第安老人都担心那条公路的建设

和公路修好后所产生的影响
,

可是青年们却

很乐观
。

一个年轻的卡亚波人对我说
& “飞

机的运输能力有限
,

而且成本太高
。

有了公

路
,

就可以用卡车运输了
。

我们可以得到录

音机
、

衣服
、

食品“

一
。 ”

我问
& “

你不怕

公路会带来更多的金矿工人和其 他 定 居 者

吗 . ” 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
,

心思全都集中

在公路将带来的各种商品上
。

他说
& “

哦
,

公路上设有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岗哨
,

设

有大门
。

我们只让为这里送货的人通过
。 ”

对此
,

我早已确认
&

通往巴西印第安人

村庄的公路
,

对村民的影响总是弊大于利
。

在我访问期间
,

格罗太尔村的上空非常

繁忙
。

各种飞机经常在村子附近降落
,

我们整

夭都可以听到库马鲁方向的飞机声
。

军方人

员
、

联邦警察
、

库马鲁的行政官员和全国印

第安人基金会的公职人员都经常到村子里视

察
。

两位首领卡霍恩克和托托伊都很反对这

种带有侵略性质的视察
。

卡霍恩克说
& “我

打算在路边立一块牌子
,

告诉那些警察
,

不

要带枪进村
。

这里是我们的家
。 ”

位于盖里姆波
一

卡亚波的卡亚波人 自己

的金矿企业
,

在我访问期间
,

正好开工
。

在

库马鲁总部已经为它设立了帐户
,

所以这两

个首领已经能够出售黄金
。

全国印第安人基

金会为企业购买了采矿机械
,

他们雇了 − 名

白人开机器
。

卡亚波人已经赶走了原来的一批工人
,

因为他们总想窃取黄金
。

完全可以预言
,

这

种冲突将继续下去
。

因为即使非印第安工人

教给卡亚波人怎么做工
,

他们也未必愿意 自

己去完成所有那些紧张的工作
。

有一项计划

是把格罗太尔雇用白人的数量限制在 −∀ 人左

右 � 但是
,

在黄金热的压力下
,

矿井再保持

如此小的生产规模将是十分困难的
。

在保留地内
,

还有其他两个大矿井—
玛利亚

一

博尼塔矿和毗邻的塔赞矿
。

据 西 尔

瓦介绍
,

卡亚波人正在接受联邦政府自玛利

亚
一

博尼塔矿采金的
�

一部分税收
。

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正在逐渐接受现

代的生活方式
。

设在村子里的小卖部向村民

们供应如不商品
&

稻米
、

豆子
、

木薯
�

面
、

糖
、

咖啡
、

甜饼
、

黄油和牛奶
。

现在
,

村子里有一座教堂
、

一所学校和

传教士的住房
,

此外
,

还有一家药店
。

全国

印第安人基金会的电台和外界保 持后常 联

系
。

一些村民正在学习用他们 自己的文字阅

读和写作
,

其他人正在学习葡萄牙语
,

尽管

大多数人学后就忘了
。

格罗太尔村的两位首领甚至梦想把电扩

大到全村使用
,

这可能将永远是个梦想
。

尽管现代生活方式具有异质性
,

格罗太

尔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高度发达

的礼仪生活
。

绘身
/

‘, 这既是化妆又是一种

象征—
是一种传统的 日常装饰

。

在成年 人

聚集的时候
,

人们互相涂色
。

妇女们花很长

时间为子女涂色
。

他们用棕搁叶做刷子
,

以

各种鲜果为染料
,

在身上和脸上画出醒 目的

黑色几何图案
。

他们把腿涂得象穿了一双长

筒红袜子
,

把脸也涂成红色
。

图案是依不同

的场合以及不同人的年龄和性别而变化的
。

卡亚波妇女还用很多珠子装饰她们的子女
。

外部世界对于保留地的压力 在 继 续 增

长
。

保留地以北
,

有巴西最大的金矿—塞

拉
一

佩拉达矿
。

去年
,

在那里发现了重 ! (磅

的大金块
,

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金块之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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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西政府指出在矿井内进行手工操作是

十分危险的
,

并威胁手工工人们
,

要关闭塞

拉
一

佩拉达矿
。

报刊指出
,

国内较大的金矿仍

在沉睡
�
政府和跨国公司打算通过机械化开

采获取全部利润
。

目前
,

正打算把 塞 拉
一

佩

拉达矿的 ) 万名矿工迁往库马鲁矿
。

这个计

划一旦实行
,

对格罗太尔保留地将产生更大

的压力
。

在这同时
,

金矿工人们已经到达了

保留地之外的两个卡亚波人村庄
。’

现在
,

还有一个兴建水电站的庞大远景

规划
。

实施这一规划
,

将淹没兴古河畔两个

卡亚波人的村庄
。

水电站建设所带来的发展

对于卡亚波人的其他村庄也将产生明显的影

响
。

但是
,

巴西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
,

这项耗资巨大的规划目前还只是纸上谈兵
。

如此庞大的规划与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

自然社区相结合
,

这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一大

奇观
。

卡亚波人一直居住在森林和草原的交

界区
,

他们经营农业
、

狩猎
,

还采集野果
。

首领卡霍恩克告诉我
& “

过去
,

我们总是离

开村庄
,

穿过丛林
,

长途跋涉
,

以求生计
。 ”

而现在
,

由于依赖现代社会的商品
,

印第安

人正逐渐趋向定居
。

卡亚波人仅仅是由巴西许多部落所组成

的混合体的一部分
。

据估计
,

目前 印第安人的

总数为 ∗ 万人
,

其中包括大约 )∀ 个部落
,

它

们各 自有着自己的语启
。

当葡萄牙人刚刚开

始移民时
,

印第安人的数量可能高达 ! ∀∀ 万
。

十九世纪 中期
,

橡胶业的繁荣
,

开始改变

了他们的生活
。

当寻找橡胶树的潮流开始蔓

延时
,

印第安人和白人入侵者发生了冲突
。

卡

亚波人向白人进攻并杀死他们
,

用以报复白

人对村子的突然袭击
,

并收集枪支弹药等战

利品
。

这个部落中有一部分人向西迁至兴古

河畔
,

以求更远地躲避入侵者
。

但是
,

开发

内地的呼声越来越高
,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
,

更是如此
。

 # + ∀ 年
,

巴西利亚成为 巴西的首

都
,

庞大的公路网络穿过丛林
,

把内地和发

达的沿海地区连接起来
。

 # )。年
,

建立了第一个印第 安 人 组 织

— 印第安人联盟
。

这样
,

印第安人就有了

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
。

两年以后
,

一个名

为梅欧
·

朱鲁纳的印第安人被选 入 巴 西 议

会
。

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充满了风波
,

但是对

于这个国家受压迫的贫苦人民来说
,

他已经

成为一种正义的象征
。

在巴西
,

人们常说
,

印第安人是注定要灭

绝的
。

我认为
&

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
。

的

确
,

外界对于印第安人的压力正在增加
�
但

是
,

倾向于 自决的趋势也正在带来进步
。

例

如
&

以上所谈到的印第安人联盟和梅欧
· ,

朱

鲁纳
。

一些部落 ∃包括卡亚波人% 正在扩大
。

 # ) !年上半年
,

在格罗太尔村就有∋! 名婴儿

出世
。

但是
,

巴西所有印第安人的前途
,

仍然

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斗争
� 为了自身的权利和

地位
,

他们正在反抗外界所强加的各种发展
。

事情如果总象以往那样
&

保留地的边界继续

受到侵犯
,

甚至经常变动
,

人们被迫离开他

们传统的土地
,

那么
,

即使在森林里标出保

留地的边界也是毫无用处的
。

这就是现代生活 中的一个事实
&

正象巴

西自身处于外债累累的困境一样
,

国内的印

第安部落 ∃包括卡亚波人% 正在感受着世界

性资源争夺战的 日益增长的巨大压力
。

∃邓 方摘译自 《全国地理》 杂志  #)− 年第 ∗ 期%


